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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女性创业已成为目前学界及实践界的一个热点问题ꎬ而在我国传统性别分工的影

响下ꎬ工作、家庭对女性创业意愿及创业绩效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ꎮ 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边

界理论的视角出发ꎬ构建了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意愿或绩效)的分析框架ꎬ研究认为:工
作和家庭分别会对女性提出不同的角色需求ꎬ个体也会在两个界面中获取各类有益的资源ꎻ弹性

和渗透性是工作—家庭边界的主要属性ꎻ工作—家庭冲突产生于界面需求间的对立ꎬ工作—家庭

增益来源于界面资源间的融合ꎻ不同的工作—家庭关系(冲突 / 增益)综合影响着女性创业意愿(创
业的可能)及创业绩效(创业的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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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双创”号召自提出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女性的关注和响应ꎮ 根据阿里研究院(２０１５)发
布的«互联网＋她时代:女性创业者报告»和胡润研究院(２０１７)发布的«２０１７ 胡润女企业家榜»
显示ꎬ我国创业女性比例高于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ꎬ与美国相当ꎬ并且全球最成功的女企

业家前五名均来自我国ꎮ 可见ꎬ自主创业已成为我国女性提升经济地位、实现自我发展的一大

选择ꎮ 然而ꎬ我国传统“男主外ꎬ女主内”的性别文化背景使得女性创业仍然面临着多重困难ꎬ
无论女性管理者把企业做得多好ꎬ社会的主流文化仍要求她们必须扮演好母亲、太太和女儿的

角色ꎮ 如何协调和转换“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对于奋斗在创业大潮中的女性来说是一大

问题ꎬ其影响不容忽视ꎮ
近些年来ꎬ国内外关于创业女性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逐渐有了一定发展ꎬ如黄逸群

(２００７) [１]从工作家庭互动和匹配角度研究创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系统及其影响机制ꎬ王飞

绒等(２０１２) [２]研究发现创业女性可以在不同的创业阶段通过情感支持、资源协同和角色管理

三个方面实现工作—家庭平衡ꎮ 然而ꎬ相关研究大多仍将工作和家庭中的各类因素分离开来ꎬ
单独讨论其对女性创业的影响ꎬ如居凌云等(２０１４) [３]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就业困难和现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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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瓶颈等工作问题能促使女性产生创业动机ꎬＤｉａｎｎｅ 等(２０１４) [４]研究发现配偶支持对女性

做出创业选择具有很大影响ꎮ 总之ꎬ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ꎬ工作—家庭关系对女性创业(尤其

是创业绩效)的影响是得到广泛承认的ꎬ但是其影响女性创业(绩效及意愿)的具体路径并未

得到充分讨论和验证ꎮ 因此ꎬ深入探究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内在作用机制具有一

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ꎮ
二、相关研究综述

女性创业研究的起源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ꎮ １９７６ 年ꎬ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首度以女性创业

为研究主题ꎬ通过对女性创业者进行访谈发现创业行为并不是一直以来人们所认为的性别中

立活动ꎬ而是具有明显性别差异的[５]ꎬ他的研究可谓开辟了女性创业研究的先河ꎮ 此后ꎬ随着

女性创业活动的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影响加深ꎬ女性在创业中所展现出的母性关怀、愿景构建

和平易近人等特点对员工个体行为的激励也得到了验证和认可[６]ꎮ 直至今日ꎬ女性创业已经

延伸出个人特质(内部特征)、社会网络(外部条件)、创业动机(创业的开始)、创业绩效(创业

的结果)以及创业与家庭关系等主要研究分支ꎬ并取得了一定成果ꎮ
(一)女性创业者个人特质研究

女性创业者特质方面的研究出现较早ꎬ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家性别特征对创业行为的影

响上ꎮ 国外早期的研究认为ꎬ男女企业家在创业相关行为上存在着性别差异ꎬ如女企业家往往

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和绩效ꎬ更缺乏自信等ꎮ 但也有研究认为男女企业家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ꎬ
没有多大不同ꎮ ２００２ 年ꎬＢｉｒｄ 和 Ｂｒｕｓｈ 提出了性别成熟度(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和性别平衡(Ｇｅｎ￣
ｄ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概念并指出ꎬ创业女性表现出的是与传统的性别规范不一致的个性特征ꎮ 可以

说ꎬ创业行为、创业组织的特征和绩效是两种性别特征综合平衡的结果ꎬ个体性别成熟度越高ꎬ
一般来说性别平衡度也会越高ꎬ从而创业企业的品质也越高[７]ꎮ 类似的观点也得到了李成彦

(２０１２) [８]、关培兰和罗东霞(２００９) [９]、葛宝山等(２０１２) [１０]国内学者的验证ꎮ
(二)女性创业社会网络研究

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创业成功的重要资源之一ꎬ对该资源的获取及利用具有

一定的个体差异ꎮ 女性创业者社会网络同质化程度很高ꎬ彼此间的强连带关系更普遍[１１]ꎬ这
与男女创业者发展社会网络的初衷不同有关ꎬ女性创业者更期望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情感表达ꎬ
而非和男性一样对社会网络进行工具性利用ꎮ 社会资本在女性创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ꎬ女性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社会资本(例如ꎬ家人、亲戚、生意伙伴、私营企业协会、妇联等政

府部门)来获得企业发展的资源ꎬ公民社会组织是女性建立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１２]ꎮ 与

男性相比ꎬ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家庭关系网络具有同质化的特点[１３]ꎮ 此外ꎬ相关研究还表

明ꎬ女性社会关系网络中也是以亲朋好友或者由亲朋好友辐射而及的朋友为主ꎬ在社会关系网

络圈中与自己关系越密切的人(如家庭成员)对女性的影响越大越明显ꎬ这与女性的性别特质

以及女性的社交生活圈子特性有一定关系[１４]ꎮ
(三)女性创业动机研究

作为创业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ꎬ创业动机在女性创业领域也得到了较多关注ꎬ现有研究

大多是基于创业动机的“推—拉”双因素进行的ꎮ 学者们普遍认为ꎬ女性要么是基于现实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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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困境而被动地被“推”向创业ꎬ要么是被创业过程或创业结果所吸引而被“拉”进创业行

列ꎮ 其中“推”的因素一般包括遭遇公司裁员、工作中的挫折感和对工作的厌烦、对大机构环境的

不满等ꎮ “拉”的因素包括成就感、独立自主、理想的工作、商业机会、改善经济状况、掌控命运、实
现自我[１５]ꎮ 但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ꎬ女性创业更大程度地受到“推”的影响ꎮ 女性的创业动

机随着时代的变化会发生变化ꎮ 在我国ꎬ有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创业动机在 ２００６ 年后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ꎬ呈现出由推式向拉式变化的趋势[１５][１６]ꎮ 个体在经过有效的创业学习之后ꎬ其自我效能

感会得到显著提高ꎬ进而产生较强的创业意向(动机) [１７]ꎮ 可见ꎬ女性创业动机的构成是综合、复
杂、多维度的ꎬ主要可以分解为外在激励、独立自主、内部激励和家庭保障等维度ꎮ

(四)女性创业绩效研究

创业绩效作为最重要的因变量ꎬ是检验创业行为表现的关键结果变量ꎮ 但对于女性创业

绩效的衡量ꎬ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ꎮ 国外学者发现ꎬ女性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个人目标的达

成(如自我满足、目标实现)ꎬ而男性则以数量指标(如利润率、增长率等)衡量成功[１８]ꎮ 目前

国内学界对于女性创业绩效的维度划分可以归纳为:生涯满意度、企业生存绩效、企业成长绩

效[１９]ꎮ 以往研究指出ꎬ女性创业企业往往有更低的利润率和成长速率以及更高的放弃和失败

几率ꎮ 可以认为ꎬ女性在整个创业过程的各个环节中都面临着比男性更高的创业障碍ꎬ因此单

一的动机并不足以使女性选择创业ꎬ除了追求经济目标之外ꎬ她们更加看重其他非数字化的目

标ꎬ例如顾客满意、工作家庭关系平衡等创业积极面[２０]ꎮ 因此ꎬ衡量女性创业绩效的指标较男

性创业而言有明显差异ꎬ具有更高程度的广泛性、非经济性、综合性等特点ꎮ
(五)女性创业与家庭关系研究

工作家庭关系冲突研究是近些年女性创业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之一ꎮ 早期国外有人认

为ꎬ创业和家庭责任之间是相互冲突的ꎬ企业角色需要和家庭角色需要会加重工作家庭冲突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进而削弱创业者幸福感并降低其创业绩效ꎻ而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采用

一种更为平衡的方法对工作家庭角色的积极促进作用进行探讨ꎮ 例如ꎬ有人从嵌入理论(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的相关观点出发ꎬ对创业与家庭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进行讨论ꎬ提出家庭

支持是女性创业不可或缺的资源ꎬ它对商业机会的识别、创办公司的决策及各项资源的利用有

重要的意义[２１]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女性创业者通过采用正确的工作家庭管理策略ꎬ可以减轻企

业角色需要和家庭角色需要二者间的冲突ꎬ进而提高创业绩效[２２]ꎬ见图 １ꎮ

图 １　 女性创业者工作家庭界面管理策略绩效影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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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国内关于女性创业者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ꎮ 有学者认为ꎬ在中国

传统性别文化和社会主流观念的影响下ꎬ女性仍然承担着照顾家庭和抚养子女等主要家庭责

任ꎬ这使得她们在扮演家庭和工作的不同角色时必然会受到更多的干扰ꎬ来自管理工作和家庭

要求的双重挑战对女性创业者来说是具有持续性的[２]ꎮ 还有研究指出ꎬ在面临工作、家庭双

重角色的挑战时ꎬ女性个体可以从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平衡工作—家庭冲突ꎬ即情感支

持、资源协同、角色管理ꎬ女性创业者对以上三方面措施的选择在不同创业阶段具有差异

性[２３]ꎻ不难理解的是ꎬ女性创业者的工作和家庭之间不仅存在冲突ꎬ同时也可能从角色互补等

方面产生积极的溢出[１]ꎮ
综上ꎬ在女性创业研究领域ꎬ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女性创业者特质、社会网络、创业动

机、创业绩效以及创业与家庭关系等方面ꎬ在极具女性特征的工作家庭关系冲突、增益方面虽有

涉及ꎬ但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内在机理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多未触及ꎬ有待深入研究ꎮ
三、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边界理论的启示

(一)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１９９５ 年ꎬ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 在第五届欧洲组织心理学与卫生保健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工作要求—
资源模型(Ｊｏｂ Ｄｅｍ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ꎬ以下简称 ＪＤ－Ｒ 模型)ꎬ他认为每种职业都存在造成工

作倦怠的特定因素ꎬ都可以归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类ꎮ 其中ꎬ工作要求指工作的体力、心
理、社会及组织方面需要的心理及生理的付出[２４]ꎮ 尽管工作要求也有可能是积极的ꎬ但是当

满足要求需要更高水平的努力或更大的成本时ꎬ工作要求就会转化为工作压力导致角色紧张

和精力耗竭ꎮ 工作资源则是指工作中能够促进个体成长和目标达成的一系列特征指标ꎬ它具

有促使工作目标达成、降低工作要求、减少生理和心理付出以及激励个人成长等作用[２５]ꎮ 在

此基础上ꎬ后续的研究对 ＪＤ－Ｒ 模型进行了拓展修正ꎬ将工作投入引入到模型当中ꎬ旨在探讨

工作资源、工作要求以及压力与工作倦怠的关系ꎮ 从系统的角度看ꎬＪＤ－Ｒ 模型提出工作需求

和工作资源会产生两种不同但相关的路径[２６]:精力耗竭过程ꎬ即工作要求会导致资源的流失ꎬ
高的工作需求消耗了员工的心理和生理资源ꎬ从而引发健康问题、工作倦怠问题等ꎻ激励动机

过程ꎬ即工作资源会对要求的满足起到促进作用ꎬ诸如工作自主性、反馈、社会支持、幸福感、满
意度等工作资源的投入能够缓解精力耗竭并促进组织绩效的产出ꎬ见图 ２ꎮ

图 ２　 ＪＤ－Ｒ 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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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ꎬＪＤ－Ｒ 模型近年来也开始逐渐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ꎬ如在心理资本研究领域ꎬ有学者

以工作—家庭关系为结果变量ꎬ对心理资本在 ＪＤ－Ｒ 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验证ꎬ同时指出工

作要求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双向冲突ꎬ而工作资源则负向影响工作家庭双向冲突[２７]ꎮ 再如ꎬ
在员工幸福感研究领域中ꎬ有学者提出了基于 ＪＤ－Ｒ 模型的工作影响员工幸福体验双路径模型ꎬ
工作要求显著负向影响员工幸福体验(即资源损耗路径)ꎬ以及工作资源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幸福

体验(即资源增益路径)均得到了验证ꎬ而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分别在上述两条路

径中发挥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作用[２８]ꎮ 但在女性创业研究领域内ꎬＪＤ－Ｒ 模型应用仍然有限ꎬ多
数研究仅停留于 ＪＤ－Ｒ 模型中的工作资源部分对创业绩效的支撑作用ꎬ主要观点是:工作资源显

著正向影响女性创业绩效ꎬ而工作角色认同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１９]ꎮ
(二)边界理论

２０００ 年ꎬ边界的概念被 Ｃｌａｒｋ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等人正式运用到工作—家庭领域来解释工作和

家庭之间的一些互动模式ꎮ 边界理论(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ꎬ工作和家庭是个体活动

的两个不同领域ꎬ边界是划分这两个领域的非对称性“分割线” [２９]ꎮ 个体每天需要跨越这条无

形的边界在两个领域之间穿梭、停留ꎬ个体需要与不同领域的规则打交道ꎬ扮演不同领域的角

色并履行相应职责[３０]ꎮ 弹性和渗透性是边界的两个重要属性[３０]ꎬ它们在工作—家庭冲突 /增
益的作用机制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ꎮ

边界弹性是指个体能够在认知或行为上离开一个角色以满足另外一个角色需求的属

性[２９][３１]ꎮ 此后ꎬ学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边界弹性能力(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概念ꎬ
即当另一个领域的角色对个体提出需求的时候ꎬ个体能够在认知和行为上离开一个角色以满

足另外一个角色需求的程度[２９][３１]ꎬ它表明个体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工作和家庭领域

进行角色转换的知觉认识ꎮ 当个体感知到其中一个领域的边界弹性能力很高ꎬ这表明个体感

知到阻止其离开当前领域的因素较少或是有促进他们离开当前领域的因素ꎮ 工作家庭边界并

不是笔直的、不可弯曲的ꎬ而是具有弹性的、可被挤压的ꎬ弹性能力根据挤压的方向可被分为工

作弹性能力(Ｗｏｒｋ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ＷＦＡ)和家庭弹性能力(Ｆａｍｉｌｙ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ＦＦＡ)ꎮ
工作弹性能力是指当家庭角色有需求的时候ꎬ个体对其自身能否终止工作角色而去满足家庭

角色的一种评估ꎻ家庭弹性能力是指当工作角色有需求的时候ꎬ个体对其自身终止正在履行的

家庭角色而去满足工作角色需求的程度的一种评估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工作(家庭)需求显著负

向影响工作(家庭)弹性能力ꎬ而弹性能力与工作家庭冲突亦有显著相关性[３２]ꎬ这说明ꎬ弹性能

力在需求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中介或调节作用ꎮ
边界渗透性指个体身处某一角色(如家庭)ꎬ而心理或行为上却投入另一个角色(如工作)的

程度ꎬ它反映了工作和非工作可能彼此分割或者整合的水平[３３]ꎮ 高渗透性的边界较“薄”ꎬ角色

之间倾向于整合ꎬ边界强度较低ꎻ而低渗透性的边界会使个体把工作家庭区分得较为清晰ꎬ他们

的边界较“厚”ꎬ强度较高[２９]ꎮ 研究表明ꎬ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性具有不对称性[２９]、程度差异

性[３４]和方向性[３５]三大性质ꎮ 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的积极效果得到了后续研究的验证ꎬ如积极

溢出、工作—非工作丰富化、工作—非工作促进[３６]ꎮ 基于对工作与非工作边界渗透积极作用的

认可ꎬ在工作—家庭关系研究领域有学者指出工作或者非工作的角色渗透能够增加个体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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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ꎬ从而有利于承担另一角色ꎬ进而形成工作—家庭增益的有益局面[３７]ꎮ
(三)ＪＤ－Ｒ 模型与边界理论对创业女性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的启示

本文认为ꎬＪＤ－Ｒ 模型的双路径结构可以更为全面地衡量和界定创业女性所身处的工作、
家庭两个界面ꎮ 一直以来ꎬ对于女性创业工作领域的讨论都集中于资本获取、领导风格以及现

实绩效等单一方面ꎮ 事实上ꎬ上述因素都可以参照 ＪＤ－Ｒ 模型而归之于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

两个大类之中ꎬ团队组建、融资工作、日常管理等都会要求女性创业者做出一定的付出(如时

间、精力、金钱等)ꎬ而创业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网络、工作技能、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收入等都

可以被视为创业为女性提供的工作资源ꎮ 同样地ꎬ家庭作为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会

要求其付出多方面的努力(如家务、孩子教育、照顾长辈等)ꎬ另外也会为其进行创业提供资

金、自我效能感等方面的资源支持ꎮ 因此ꎬ以工作需求、工作资源、家庭需求、家庭资源对女性

的工作和家庭领域(或称界面)进行定义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存在于工作、家庭两个界面之间的边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女性创业的意愿和创业绩效ꎮ

根据边界理论的相关观点ꎬ边界因个体的不同而具有弹性和渗透性两种主要属性上的差异ꎮ
边界弹性能力决定了边界的可挤压程度ꎬ在工作需求与家庭需求对立的情况下ꎬ创业女性必将

选择挤压其中一个领域而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ꎮ 边界渗透性决定了边界的“厚薄”程
度ꎬ当创业工作和家庭生活为女性提供了各类资源的同时ꎬ边界“厚薄”的不同会影响工作资

源与家庭资源的相互融合ꎬ进而形成不同程度的工作—家庭增益ꎮ 总之ꎬ边界理论可为深入探

究工作和家庭动态影响女性创业的相关机制提供借鉴ꎮ
四、重新认识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理论框架

(一)工作—家庭界面的构成

关于女性创业与其家庭生活的现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工作家庭二者间的关系(冲突或增

益)与女性创业相关变量(意愿或绩效)的直接作用ꎬ而并未对女性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构

成情况做进一步探究和界定ꎮ 本文认为ꎬ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中都承受着对应的角色

期待ꎬ必须做出体力、精力等方面的付出以满足工作角色及家庭角色的需要ꎬ在创业管理工作

和传统性别分工的双重情境下ꎬ工作和家庭对女性创业者所提出的角色需要更是显而易见的ꎮ
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ＪＤ－Ｒ 模型)的启发下ꎬ本文认为ꎬ可以需求和资源两个概念归纳创业

女性在工作、家庭两个界面上所涉及的各类因素ꎮ
其中ꎬ工作需求(Ｗｏｒｋ ＤｅｍａｎｄꎬＷＤ)是指创业工作对女性的体力、心理、社会及组织方面

所提出的心理、生理或物理上的要求ꎬ并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ꎮ 工作需求并不是绝对消极的

(如学习提升、技能锻炼等)ꎬ但是当满足需求需要个体付出其不可承受的努力水平时ꎬ工作需

求则会转化为工作压力ꎬ引致诸如沮丧、担忧或倦怠等情绪ꎬ进而造成个体的精神耗竭ꎮ 家庭

需求(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ｍａｄꎬＦＤ)是指个体在扮演家庭角色的过程中需要做出的心理、生理、物质以及

时间上的付出ꎬ例如做家务、孩子教育以及照顾长辈等ꎮ 尽管男女平等观念以及女权主义思想

在当代社会得到了认可ꎬ但在性别角色差异和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ꎬ绝大多数女性仍然

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管理者和家庭事务的执行者ꎬ因此ꎬ家庭对于女性的角色需求不可能被完全

弱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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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ꎬ职场生涯和家庭生活也会对女性提供一定的资源作为对其付出的收益或支持ꎮ
工作资源(Ｗｏｒ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ꎬＷＲ)是指在创业工作中为个体生存、发展提供的各类支持ꎬ既包括

工具性资源(如社会支持等)ꎬ也包括心理资源(如乐观倾向、自我效能等)ꎮ 作为企业的创始

人或管理者ꎬ创业女性会全权参与到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之中ꎬ能够在能力提升、人脉积累等

方面获得更多更高层次的积极资源ꎮ 在家庭方面ꎬ本研究借鉴家庭支持的概念定义ꎬ认为家庭

资源(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ꎬＦＲ)是指来自于个体家庭成员的精神及物质支持ꎮ 女性在家庭资源丰

富、家庭支持充足的条件下ꎬ则更有能力兼顾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不同需要ꎮ 就我国目前现

实情况来看ꎬ很多选择自主创业的女性群体仍然存在教育程度偏低、创业投入预算偏低以及创

业经验不足等问题ꎬ这导致她们在创业融资、前期推广等方面所能借助的社会力量较少ꎬ家庭

所提供的各类资源便成为其创业起步的主要支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需求和资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ꎮ 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活动时ꎬ必须付出

一定的时间、精力或体力ꎬ一旦角色需求得到满足ꎬ付出的努力便会为个体带来相应的补偿ꎬ即
该领域为个体所提供的资源ꎮ 例如ꎬ参加工作培训可以提高个体的技能水平ꎬ陪伴孩子可以增

加个体的乐观倾向等ꎮ 同样ꎬ个体对于工作和家庭资源的获取必须以满足角色需求为前提条

件ꎮ 例如ꎬ要想在职场上建立更广的社会网络就必须多参加社交活动ꎬ要想获得家庭成员对自

己事业的支持就必须先保证家庭的良好氛围不受影响等ꎮ
(二)工作—家庭边界的性质

构建出女性工作、家庭两个界面之后ꎬ进一步的问题是认识女性工作—家庭边界的性质ꎬ
见图 ３ꎮ 边界理论(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是分析工作—家庭关系中常用的理论视角之一ꎬ
其核心观点是:个体的工作和家庭之间有一条非对称性“分割线”ꎮ 个体每天需要多次穿越边

界ꎬ在不同领域中遵循相应规则ꎬ并履行其在领域内的角色职责ꎮ 本研究借助弹性和渗透性两

个重要概念ꎬ对不同个体的工作家庭边界性质进行描述ꎮ

图 ３　 女性工作家庭边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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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弹性(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衡量的是个体工作—家庭边界可被挤压的程度ꎬ可以理解

为:为满足其他角色的需要ꎬ个体能够在认知或行为上离开一个角色的程度ꎮ 对于女性个体而

言ꎬ对于工作和家庭能够做出投入的意愿程度并不是绝对对等的ꎬ即女性对于创业工作或家庭

生活是“偏心”的ꎮ 发生工作与家庭需求对立的情况时ꎬ女性创业者将根据各自的边界弹性选

择弹性能力较高的一方进行挤压ꎬ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所面临的角色需要ꎬ需求不能得到充

分满足的一方将会出现失调的情况ꎬ即工作家庭冲突ꎮ
边界渗透性(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反映的是个体工作—家庭边界的“厚薄”程度ꎮ 高渗

透性的边界较“薄”ꎬ角色之间倾向于整合ꎬ边界强度较低ꎻ而低渗透性的边界会使个体把工作

家庭区分得较为清晰ꎬ他们的边界较“厚”ꎬ强度较高ꎮ 当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为个体的发展

产出有益资源时ꎬ工作—家庭边界的可渗透性能够促使不同资源之间形成互补、促进的有益局

面ꎬ进而增加个体可利用资源ꎬ形成工作—家庭增益的有益局面ꎮ 很多研究都致力于从案例、
访谈中提炼整理出成功的创业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策略ꎬ但从个体层面来看ꎬ工作资源与家庭

资源的融合是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关键所在ꎬ因此边界渗透性作为实现两种资源交融的前

提条件在创业女性工作—家庭增益的形成研究中不容忽视ꎮ
(三)工作—家庭界面的关系

不同的边界性质会导致个体工作、家庭两个界面在需求、资源上形成或冲突或增益两种不

同的关系ꎬ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女性工作家庭关系框架

工作和家庭是个体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ꎬ二者间的关系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开始引起

关注ꎮ 学界对于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始于工作—家庭冲突ꎬ即由于工作、家庭两个领域并不

能完全兼容ꎬ个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ꎬ这是工作、家庭两个界

面在其交界处可能会出现的状况之一ꎮ 在存在边界弹性的前提下ꎬ一个界面之内的需求会对

另一界面产生挤压ꎬ即个体在满足某一领域的角色需求时ꎬ势必会减少对另一领域的投入ꎬ进
而导致冲突ꎮ 可以认为ꎬ工作—家庭冲突产生于两个界面间需求的对立ꎮ

􀅰６５􀅰



经济与管理评论

经济管理

与冲突相对的是工作—家庭增益ꎮ 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中需要为满足对应角色要求而

付出努力ꎬ但也可以从中收获心理、生理、技能或物质等各种资源ꎬ并且使自身能更好地满足不

同角色的需要ꎮ 女性创业者在工作及家庭中所获得的各类资源(如物质、技能及社会资本等)
能够对个体在不同角色上获得高绩效表现及积极情感具有促进作用ꎮ 在存在边界弹性及渗透

性的前提下ꎬ女性在工作中可以获得支持其创业的经济、人脉和经历ꎬ这又便于使其获得更高

的家庭地位、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全面的生活技能ꎬ而在家庭中获得的心理安全感、自我效

能感等资源亦可帮助其在创业活动中拥有更好的状态ꎬ并取得更好的表现ꎮ
(四)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基本分析框架

工作和家庭是当代女性生活中缺一不可并且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ꎮ 女性萌生创业的想法

(即意愿)或者取得创业的成功(即绩效)并不是因为受单独某一方的影响或推动ꎬ而是二者动

态作用的结果ꎬ见图 ５ꎮ

图 ５　 分析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一个基本框架

工作—家庭冲突(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会加重女性所面临的角色压力ꎮ 对于尚未投身创

业大军的女性而言ꎬ增加的角色压力会促使其做出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就业选择ꎬ如能满足

弹性时间、灵活地点等条件ꎬ则可激发其产生一定的创业意愿(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ꎮ 而对

于那些已经着手创业工作的女性创业者而言ꎬ工作—家庭冲突会导致其工作状态下滑、个人精

力降低ꎬ最终对其创业工作的收益和企业运营的效率产生消极影响ꎮ
工作—家庭增益(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会为女性提供多方面的创业支持ꎮ 工作、家庭

的充沛资源和强有力支持会使女性更具创业信心ꎬ从而选择更偏向于风险高但收益大的创业

之路ꎮ 在创业过程中ꎬ多种资源也会使创业女性在企业融资、管理运营、产品推广等方面展示

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表现ꎬ即提高其创业绩效(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ꎮ

五、结语

工作和家庭是每一个女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ꎬ二者之间具有一条“隐形”的、“非

对称性”的边界ꎬ女性个体需要频繁地穿越这条边界ꎬ在不同的界面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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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应的有益资源ꎮ 工作—家庭两个界面会形成不同的关系ꎬ即冲突和增益ꎬ冲突起因于界面

间需求的相互挤压ꎬ而增益则来源于界面间资源的相互渗透ꎮ 当然ꎬ每个人的边界属性不可能

完全相同ꎬ边界弹性的大小决定了界面的可被挤压程度ꎬ对需求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可能性

进行中介或调节ꎻ边界渗透性的高低决定了界面的“厚薄”程度ꎬ对资源促发工作—家庭增益

的可能性进行中介或调节ꎮ 正是在上述工作与家庭联动的作用下ꎬ女性会出于追求工作自由、
兼顾家庭生活等目的萌生创业意愿ꎬ而已经成为创业者的女性则会在不同的冲突或增益状态

下取得不同水平的创业绩效ꎮ
本研究在整理借鉴 ＪＤ－Ｒ 模型、边界理论及工作家庭关系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初步构建了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一个分析框架ꎬ并提出:第一ꎬ女性的工作和家庭是

两个毗邻的界面ꎬ需求和资源是构成两个界面的主要因素ꎬ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ꎬ个体在满

足不同角色需求的过程中获取各类资源ꎬ也会为了获取资源而努力满足相关需求ꎻ第二ꎬ工作

和家庭两个界面的交界处存在一条无形的边界ꎬ具有弹性和渗透性两个重要属性ꎬ二者分别影

响着需求间的相互挤压以及资源间的相互融合ꎻ第三ꎬ个体在工作—家庭边界上可能面临不同

的工作家庭关系(冲突 /增益)ꎬ不同界面需求之间的挤压会导致冲突ꎬ不同界面资源之间的融

合会带来增益ꎬ其作用程度会因边界弹性和渗透性的不同而相异ꎻ第四ꎬ在我国传统性别分工

的背景下ꎬ女性的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必将受到工作、家庭活动的双重影响ꎬ工作与家庭的冲

突和增益会以动态的、系统的作用机制对女性创业的可能和表现产生影响ꎮ
综上ꎬ工作—家庭关系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可以被视为以需求和资源为起点的系统作用ꎬ并

且受到工作家庭边界弹性及渗透性的调节ꎬ今后的研究可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ꎬ利用有关实证

研究方法对工作家庭关系影响女性创业的内在机理进行探究和验证ꎮ 另外ꎬ在创业女性的工

作家庭关系研究领域ꎬ边界理论的重要性亟待承认ꎮ 虽然目前边界理论的重要概念已在心理

学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但在女性创业领域的应用尚属少数ꎬ未来的相关研究可尝试从边

界理论视角对女性在创业过程中的各种行为进行研究ꎬ或可获得更为新颖、更具女性特点的研

究发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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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　 杰　 　 宋　 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ｍｉｎꎬ ＺＨＯＵ Ｎａｎｊ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５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ｎｏｗ ａ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ｎ ｗｏｍｅｎ' 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ｊｏ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ꎬ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ꎻ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ꎻ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ｍａｎｄ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ꎻ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ｗｏｍｅｎ'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ꎻ ＪＤ－Ｒ Ｍｏｄｅｌꎻ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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